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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有個年輕人遇到一位老先生，隨口就

問：「老公公，您今年高壽？」老先生

回答說：「我今年四歲。」年輕人聽了

很訝異，眼前這位面皺髮白，傴僂老態

的先生，少說也有七、八十歲，怎麼看

都不像是四歲呀！

老先生接著就說：「年輕人，你有所

不知啊！過去的我只想到自己的利益，

從不知道要發善心、做好事，只圖自己

享受快樂，從沒有想過要幫助別人，直

到四年前，我信仰了佛教，才知道要樂

善好施，才曉得要慈悲為懷，才明白要

普利大眾，在我的生命當中，過得最有

意義的日子就屬這四年了。所以，你問

我多少歲數？實在說，我只有四歲，因

為當初我白白地浪費了生命，這四年來

才真正感受到生命的價值。」

人生在世，年歲的長短並不是重要的

問題，有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也

有人說「人生七十才開始」，所以，人

生最重要的是活出生命的意義。有的人

來到這個世間，一生一世都不曾想要說

一些有益人的話、做一些有益人的事，

那麼就是他擁有百歲的時光，又有什麼

用呢？

顏回也不過活了三十多歲，但是縱觀

他的一生，安貧樂道，至今人們都還在

歌頌他、讚美他；佛教的僧肇大師，在

人間也只有短短三十多年，但是身後留

下了一部膾炙人口的《肇論》，開了中

國三論宗思想的先河，對學術界具有莫

大的影響。

因此，做人只要對國家、社會有貢獻

，只要能懂得慈悲為善，就算是只有一

天的生命，也都是有價值的，何況是四

歲的老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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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要怎麼說？
文／星草

▼佛陀紀念館是熱門景點。� 圖╱資料照片

文╱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在我們的社會上，有許多有錢的窮人，也

有許多清貧的富者；中國人講道德人格是為

人之道，平常不計較金錢多少，是以人格道

德為君子之本。佛陀的大弟子大迦葉尊者居

住山洞、樹下，日中一食，他不以為苦，享

受法喜禪悅。孔老夫子的學生顏回「居陋巷

，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

其樂」，近代天主教的德蕾莎修女，她也以

貧窮為榮。有錢、沒錢，都是個人的生活態

度、對生活的看法。我雖不敢比美這許多聖

賢，但我也有一個性格：不好積聚，不好私

蓄，有什麼都是和人分享。

    首次喜捨   人生擁有新世界

記得在二十歲離開焦山佛學院的時候，對

我近十年出家生活所擁有的一些破舊的東西

，雖不值錢，但在那個時候，卻是我出家以

來的所有。當我要離開焦山的時候，只留下

二句話：我所有的東西都跟同學結緣，誰歡

喜什麼，誰就拿去吧！包括棉被、枕頭、蚊

帳、書籍等。我是一襲長衫，身邊沒有盤纏

路費，到鎮江和師父志開上人會合，由他把

我帶回祖庭大覺寺禮祖。這一次的喜捨，增

加我人生擁有了另一種世界。

我在宜興做了兩年的國民小學校長，收入

頗豐；在南京做了將近一年寺院的當家住持

，也有了一些積蓄、衣單、用具等，但當我

離開大陸的時候，我也只交代了兩句話：凡

是出家人用的圓領方袍，華藏寺的僧眾都可

以去拿；日常生活用的鍋碗瓢盆等，給我逃

難的兄弟李國民所用吧。我孑然一生，臨走

時，靠著師父給我的十二塊銀元，走上不知

道未來的前途，在太平輪失事後不久，我也

乘船抵達台灣。

在宜蘭念佛會服務的時候，一些年輕人和

學生要跟隨我到鄉鎮布教，火車票雖不貴，

但需要籌措他們來回的路費；我也幫助幾個

青年學生的學雜費、生活費，我自己沒有為

金錢憂愁，反而為他們煩心。這種憂煩，也

是人生的另一種樂趣。

我初建佛光山時，就有許多孤兒集中而來

。五十年來，成家立業的已經有七、八百對

。叢林學院曾辦到有七百名學生之多，我要

供給他們吃飯、衣單、醫療、零用等；甚至

五十年前，有一些小姑娘國中畢業還沒有穿

過玻璃絲襪、用過化妝品，我也從國外買回

來跟她們結緣，滿足她們的願望。海關人員

檢查的時候還嘲笑我：「出家人，還買這許

多東西！」我想說的是，人是不容易為別人

所了解的。

    居士發心   共成觀光朝聖地

佛光山能到處建立寺院、到處成立佛光會

、到處辦學校、雲水書車、雲水醫院等公共

事業，當然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到；但是我

身居一個領導人，我「不要」、「以空為樂

」的生活，我想，信徒也是受我這種性格感

召吧，而樂於施捨成就佛光山、樂於成就全

世界佛教的事業。現在佛光山的所有，是怪

信徒不好呢？還是怪貧僧不好呢？這個社會

嫌宗教的建築太多嗎？我們的齋堂，不管是

信徒、觀光客，只要和我們一起吃飯，連添

油香的地方，他們都找不到。是寺院的作風

不好嗎？還是要怪罪於信徒呢？

佛陀紀念館興建了，那龐大的費用，哪裡

是一個寺院所能承擔？我們不開工廠，不經

營商業，當然，總得靠發心的護法居士挺身

而出購地、建築。現在，千家寺院、百萬人

士共成的佛陀紀念館，是台灣南部最好的觀

光朝拜景點，不收門票，不收停車費，每天

有三百餘位的職工、義工，為每天數萬的來

客導遊、解說、服務，你說，是那些發心的

護法居士不好嗎？還是那許多職工、義工都

不對呢？或是貧僧的錯誤呢？

佛陀紀念館的本館早已正式取得使用執照

，但社會少部分的人，一直以佛館的山門、

牌樓未有建築執照而批評詬病。那只是佛館

的景點，並沒有人居住，也正在辦理執照中

，只是山坡地開發、水土保持的行政

程序曠日費時，時間來不及，信徒

、遊客就蜂擁而來，我們阻止好呢

？還是開放好呢？感謝高雄市政府

的領導單位，諒解我們為社會服務的

苦心，協助我們補辦執照。我們也不

想擁有特權，只是時間遲了一些。我們又

不圖名、又不圖利，我們又有那麼大的罪過

嗎？

    免費辦展   熱心文化傳知識
 
佛陀紀念館開放了，每天遊覽車不

止百部，小客車也在千部以上，光

是解決停車問題，就不是我們民間

能力所能負擔。貧僧也想，這許多車

輛都向國家繳了稅金，政府應該要有路

給他們走、有車位給他們停才是啊！可憐

的佛光山，不得已，只有臨時向一些村民租

借土地做為停車場，提供來者免費停車。論

坪計算，一年一坪也都要千元以上啊！有良

心的信徒、旅客，你們覺得佛陀紀念館應該

怎樣去發展才好呢？

一般人都知道，書展都在大城市舉辦，有

些書商認為南部是文化沙漠，甚至不肯前來

。為了提高南部知識水準，也配合陳菊市長

興建圖書館的政策，佛陀紀念館位處偏鄉，

啟用之後，已辦了多次國際書展，獲得些許

肯定。為了感謝每個參展出版社的參與，我

們都幫助他們新台幣十萬塊。貧僧不是要得

到什麼讚賞，只是盡一點對文化的熱心，希

望增加知識的傳播而已。

此外，台灣藝術家各種作品的展覽，明華

園歌仔戲、劉家昌慈善義唱；大陸文化部每

年提供珍貴寶物展出；山東、河南、上海雜

技團，四川的變臉、浙江的婺劇團、泉州的

布袋戲等，提供大家免費欣賞，演出經常爆

滿。在完全不收費的情況下，你說，佛光山

要怎麼做才好呢？

佛陀紀念館裡設有四十八座地宮，每一座

地宮收藏一、兩千件文物，每一百年開啟一

個地宮。三百年、五百年、四千年、五千年

後，當今的文物，都可以給未來的子孫做個

見證、研究。這許多文物，當然有的是信徒

的捐獻，多數還是佛光山的珍藏，你說，這

是佛光山貪戀呢？還是喜捨呢？現在，佛光

山已經把存放五年的文物錄影留下紀錄，有

心人願意觀看，不妨可以放映出來，供大家

觀賞、參考、了解。

    煙火燈會   為人心增加美好

做了一些事，才稍有成果，就有人批評：

「佛陀紀念館一進門有零星的攤販、漢來素

食餐館、統一7-11、星巴克……商業氣息太

重了。」孰不知，如果沒有提供吃喝以及店

家經營紀念品的地方，遊客來了、信徒來了

，累了、渴了、餓了、想要購買禮物等等，

你想，應該如何替他們解決問題呢？現在，

貧僧想在旁邊的空地增建一些禪窟，提供給

旅行的背包客，可以靜修一天半日，讓大家

在人生的旅途上加油再出發。但為了山區水

土保持而遲遲無法開展，這是青年的損失呢

？還是佛光山的罪過呢？希望我們的政府能

夠積極輔導。

如今，佛陀紀念館裡有猴子成群嬉戲，西

伯利亞的候鳥、綠頭鴨飛來雙閣樓過冬；觀

察山上的鳥群，據說有百種之多；蝴蝶翩翩

起舞，蜜蜂花叢飛翔；每一年的煙火，數十

萬人感動欣賞，每一年的燈會，帶給多少家

庭溫馨歡喜，佛光山何止要花上千萬啊？但

佛光山總當家慧傳法師、館長如常法師和幾

位副館長，每次談及，都是愁眉苦臉，慨嘆

開銷困難。而我們也只是想為台灣社會增添

色彩、為社會人心增加美好而已啊！

因為貧窮確實會招致罪惡，我不積聚、不

私蓄，以上所說，在我一生似乎擁有一切，

似乎又空無所有，但總歸一句：「何貧之有

？」

� 二十說之二

佛陀館的是非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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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朋友因一句無心話語而反目成仇，也

有夫妻惡口相向而相見如「冰」的，但也有

人因為說出一番好話而被賞識，到底話要怎

麼說？

在商務公司上班多年的石原，工作上認真

負責、任勞任怨，承擔比別人更多的工作，

但他的職稱始終停留在「主任」，公司並沒

有因為他的認真付出，而讓他高升，他對公

司心生不平，覺得自己懷才不遇。

一位年輕、上任沒不久的經理，有天約了

石原一起吃晚餐，石原一見到經理，馬上抱

怨滿腹的委屈，等他抱怨一個段落後，經理

問石原：「你知道這麼多年來，你為何沒辦

法好好在公司發展？雖然你待人不小氣，卻

始終無法跟大家融洽嗎？」

石原一臉疑惑，經理告訴他：「雖然你對

公司真誠負責，但你最大的缺點就是：『情

緒語言』。」經理指出，每當工作緊急時，

石原會說出不留餘地的言語，就像是把刀，

讓周圍的同事生氣、不服，「縱然你的立場

是對的，工作再有才華，但這些傷人的語言

是無法好好帶領部屬，工作上無法取得團體

的共識，想要往上升官，也是很為難啊。」

有話要好好說，直說卻不傷人，指導下屬

也能言之有物，尊重對方而非一味指責，你

的言語才能被接受；能被接受、吸收的語言

，才是好的語言。不然，一切都是空話。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言一句九月霜」，

如何說出真實而柔軟的言語，是我們必須要

反覆琢磨學習的。

 學佛的目的，不是只為了吃素；「吃」
並不是重要的問題，心意清淨才是最重要
的。如果滿口的慈悲、仁愛，心裡卻充滿
著貪、瞋、邪見，即便終日吃素也無益。


